
! ! ! !往事，不是花朵，是缭绕的烟，不凋谢，只
飘散。
往事，会在孤独的时候想起。
一个人，一段旅程。
从孩提，到成长，再到青春的旅程，也许

将来会成熟，会老去，会作别这世界，而现在，
我们只谈往事。

从前，我有一只小白兔，像天下所有的小
孩那样，我也有了自己的宠物，陪伴玩耍，陪
伴成长。当它永久地离开时，我都记不清自己
流下了多少的泪水，内心灿烂的水晶遭受了
重击，像发疯般碎裂。

而如今，我已无法再感受抚摸它，毛茸茸
的触感，记不得了。

曾以为会刻骨铭心记一辈子的痛与恨，
当你想起时，却已飘散，只有微点的记忆，想
着“原来，从前我也这样过啊……”

而曾经摆在眼前的困难和一眼望不尽的
坎，不是也跨过了吗？
往事，会在想念的时候想起。
回不去的旧时光，叫做童年。
那个时候，真的有叫做“无忧无虑”的闲

适时光。还记得，夏天的午后，和外婆在院子
里晒太阳，炎热的感觉带来温暖与真实，闭上
眼，阳光也拼命地挤进来。当然不能让它们进
来，捂上好了。“我才三岁，一年，两年，三年，
还有三年才上学呢！还有好久喔！”
睡着了。
醒过来了。我已经中二了，算算也有 !"

周岁了。十年，就这样过往如烟。

曾经还有的大把时
光，“嗖”的一声全溜走
了，不经意间。

有人说，他愿做一只糊涂虫，过去的伤心
的事，快乐的事都在脑后，不去记得它，只向
未来进发。
可是，我害怕。
害怕，真的都不记得。那些与小伙伴捉蜻

蜓的故事，那句流行在班级里的话语，常常要
引人发笑。还有小白兔，我不能忘怀它呀！它会
生气的，它一定在天上守护着我，关心着我。

还有，每次遇见一位路上走过来的老人，
当妈妈让我喊声“奶奶好”的时候，这位“陌

生”的奶奶总会说：“哟，都这么大了，还记得
我吗？小时候我还抱过哩！”是吗？抱过我？我
真的有一些不知所措。我，不记得了。虽说有
一丝可笑，那么小的时候的事，搁谁也不会记
得了，但那时的我面对满脸笑容和慈爱的奶
奶，愧疚感开始滋生。
对不起，你还记得我，而我却已经忘记你了。
我害怕，忘记那些笑脸，那些悲伤的故

事，也害怕别人忘记我。
也许，这是为什么人们害怕死亡吧。害怕

这个自己曾经存在过的世界，会忘却自己，没
了自己，这个世界依旧如常。而往事，早已随
着自身，越飘越远。

所以，至少我自己，不能忘却这一路来，
自己踩下的痕迹，那些旧时光。

往事，不是花朵，是缭绕的烟，不凋谢，只
飘散……

! ! ! !站在九年级的门槛上，回头看看，昨天的
我已经远去；朝前望望，望不到自己的未来。
不客气地说，曾经的我，很张扬很自负，自

负到认为可以依靠聪明的大脑自学，可以拒绝
父母的帮助，认为课堂上听不听老师的课都一
样。正是这种自负，让我从云端跌入尘埃。
很久前，有个学姐告诉我小学和初中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不调整学习状态，是要
吃大苦头的。我不信，笑她傻。父母说过，初二
是一道分水岭，要好好努力，否则进入初三
后，成绩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没有听，
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天上的鸟，永远都不会与
虫豸为伍。但我错了，错得险些赔上我日后的
前途。
回想自己成长的起点，那时候的我没有

骄傲、自满，更不懂虚荣，有的只是努力和不
懈的追求。就这样，满怀着对未来的畅想，失
败也好，难过也好，绝不会影响自己的信心，
随便找个理由就能重新站起来……
可如今，为什么成绩再也拿不到优秀？为

什么作文再也获不了奖？
为什么与父母之间的鸿沟
越来越深？为什么身边的朋友越来越陌生？为
什么我的生活越来越糟……原来都是我自己
的错，是我在挥霍着过去自己努力的成果。人
若停止不前，就是退步。
进入初中两年了，仿佛生活在梦里，每天

上学放学，学会了戴上微笑的面具。小丑扮久
了，自己都忘了自己是谁。那一成不变的生
活，像死了一样。我曾经拥有过多彩的童年，
却没有把握住自己靓丽的青春。
是残酷的现实，彻底地把我从梦靥里惊

醒。那不堪入目的分数，让我好后悔！若能重
新来过，我愿用一切来交换。我想这次的失败
会是我成功的跳板，可能很艰难，也可能很漫
长，但我不会再逃避了，不会再放弃了。失败
是成功之母，相信在一次次的失败、挫折后，
我必将取回属于我自己的辉煌。我命由我不
由天。
梦醒此时，是该为明年的成功奋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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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美" 迈克尔#富利洛夫

! ! ! ! ! ! ! ! ! ! #$%描述了这次会晤

一天下午稍晚，韦尔斯前往海军部拜访
与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通信交往的温斯顿·
丘吉尔。这位 #$岁的海军大臣在一战中也曾
担任相同职务，后因他所参与指挥的同盟国
军队在盖利博卢战役中失利，丘吉尔引咎
辞职。现在，他说，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他
还坐在同样的黑色镶板房间里，使用同样
的八角形桌子，头顶是同样的海军大将纳
尔逊勋爵画像，面对着同样的局势和敌人。
“德国人的目标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
告诉韦尔斯，“那就是世界霸权和军事统
治，这些目标既威胁着大英帝国的安危，也
威胁着美国的安全。他曾经预见到当前的
危机，也曾多次向英国政府指出这点，但别
人对他的话充耳不闻，现在，威胁最终悬挂
在了他们头上。”

韦尔斯在给总统的报告中有些苛刻地
描述了这次会晤。当韦尔斯走进丘吉尔的
房间，他抽着 %& 英寸长的雪茄，喝着一杯
威士忌和苏打水。韦尔斯想，“在我来之前，
他肯定喝了许多杯酒了”。丘吉尔让他享受
了两个小时的演讲，在这一过程中，韦尔斯
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插嘴。“在演讲中，华丽
而深刻的辞藻，伴随着大量的风趣妙语，如
瀑布般倾泻而出。”韦尔斯回忆说，“如果我
不是曾经‘一点一点地’读过他的书，他的演
讲会让我更终身难忘'碰巧，当我离开前，他
送了我一本签名的书(。因此，他对我作的演
讲更像是重温旧课。”但事实上，丘吉尔的魅
力深深地穿透并打破了韦尔斯的矜持。几天
后，他告诉一位熟人，他精神疲惫地进入海
军大臣的房间，但精神为之一振地走了出
来。丘吉尔是他所见到的最吸引人的名人
之一。

这次出访伦敦最大的收获是与内维
尔·张伯伦首相和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
爵进行的会晤。"月 !!日星期一晚上，韦尔
斯和肯尼迪来到唐宁街 !)号首相官邸，进行
首次会晤。早在两个世纪前，这座宏伟的古老

建筑就成为英国首相官邸。
首相正在他的长条形的内阁
办公室里，办公室窗户高大，
首相坐在铺有绿呢桌布的会
议桌前，背后是白色大理石

壁炉架。韦尔斯发现，张伯伦显得比他的照片
更年轻和健壮，丝毫没有传言中所谓“困惑的
母鸡”形象。“他的头发漆黑，只是前额有一缕
银色白发……他的突出特征是一对大大的非
常敏锐的黑眼睛，和他低沉清晰的声音”。不
一会儿，哈利法克斯也进来了，“他的相貌与
照片完全相同：特别高大，体型瘦削，不太成
熟的容貌”。
韦尔斯表示，他在柏林的逗留让他相信，

德国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尚不明朗。因此，
任何和平方案都会涉及希特勒提出的条件。
韦尔斯给出他认为能够顾及到各方的安全考
虑条件：德国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撤军，交
战各方裁军，建立一支国际空军部队，以防止
德国今后入侵小国。在韦尔斯看来，整个问题
的关键是裁减军备。张伯伦反驳说：“他已经
在过去两年向德国作了一切可能的妥协。”而
他收到的回报则是欺骗和谎言。德国是“当前
世界一切麻烦的始作俑者”。首相表现出脸色
煞白的震怒并坦率地说道：“只要目前的德国
政权还在台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希
望。”没有重新建立信任，裁减军备是不可能
实现的。他断言说，这要求德国人民更换他们
的统治者。
韦尔斯回答说，这一问题让他想起“先有

鸡还是先有蛋的老问题”。张伯伦强调的是除
非欧洲重新建立信任，否则不可能实现裁减
军备，而韦尔斯则认为，只有裁减军备，特别
是裁减轰炸机和其他进攻型武器，各国才能
达到相互信任。韦尔斯强调，他并没有给出任
何建议，但在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看来，美国
人是在寻求和平建议，他好向罗斯福汇报，并
且会让英国人难堪。一贯对韦尔斯怀有敌意
的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听说了这番对话后
大发雷霆。范西塔特气急败坏地说：“建立信
任当然必须先于裁减军备，而韦尔斯颠倒黑
白，并且拿出鸡和蛋的废话作掩护，他彻彻底
底是错误的。”确实，当希特勒在柏林策划征
服和屠杀时，听到一个美国人在反复谈论鸡
和蛋，这是够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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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决定将计就计

天敏气极：“难怪你们要扼杀申甬厂，原
来都是你们搞的阴谋，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
卑鄙了！”松井收拢笑容道：“天敏君你不要太
天真，生意场上无父子，只要能赚钱，使一些
小计谋再正常不过了，天敏君这点您应该
懂！”天敏无语，这一切太突然，对那些不知廉
耻之徒，他不知道说啥好。

见天敏不做声，松井对天敏说：
“天敏君，我给你一个主意，不知天
敏君可应承么？”“啥主意？”“以后你
继续留在厂里，搞技术管理，至于薪
金，可以比你现在增加两成，怎么
样？”松井把最初的您改成了你，明
显显示出轻蔑。天敏心里气炸了，冷
静！冷静！他暗地里告诫自己。他沉
默了片刻，说让他考虑考虑。
“天敏君，我过几天能不能到贵

厂看看？”松井提出了要求。天敏想
了须臾，说：“可以啊。”“*+！”松井
得意地用手指打了个响咯。承德听
了天敏接触松井的经过，他心里一
阵抽紧。看来，东洋人要搞垮他们的
火柴厂蓄谋已久。“这东洋赤佬，想得美！”承
德在心里恶狠狠骂了一句。他与天敏商量，该
怎样应付东洋人这个阴谋。两人商量了一阵，
决定将计就计，以此来麻痹东洋人。
不料第二天，松井就来申甬火柴厂。幸亏

承德他们早有预感，觉得松井会在短时内来
访，甚至于第二天也有可能。
“呀，松井君，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你看

我们接待工作都没有准备好，让你见笑了。”
天敏在厂门口见到松井，做出一副惊讶的神
情。他领着松井到各个车间看看。松井在厂里
巡视了一遍，他看到车间两条机器流水线，只
有一条在生产。另一条闲置着，也没人维修。
天敏陪松井走出车间，在工厂的院子里，

松井看到一群妇女正在扎鞋底结毛线，旁边，
一群半大孩子打打闹闹，在空地上穿来穿去
打打闹闹好不热闹。再看看厂区里面，那些晒
挂的衣服，随意摆放的垃圾桶和正在觅食的
鸡，看上去不像工厂，有些像棚户区里的场
景。
“这些都是厂里的工人，都是老板的老

乡，我也不好管他们。今天因为只有一条流水

线生产，这些人无事干，只好在厂里干私事。
再说了，我们继续生产，连库房都堆不下了，
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哎———”天敏觉
得十分羞赧，抱歉向老同学介绍。
“唔，天敏君，你们工厂这样管理不行，家

属怎么可以进厂区，真是无稽之谈。”松井板
着脸批评天敏。天敏只能笑笑。
这时，有两个工人推着装满货物的老虎
车经过。松井问这是干什么？天敏说，
运到仓库里，现在仓库已经快填满
了，装不下了。

仓库门打开了，松井远远望去，
里面一只只很大的纸箱快叠到天花
板了，一直堆积到仓房门口。松井不
怀好意笑了，这样凌乱的工厂，是他
平生不曾看到过的。这样的工厂想与
东洋人对抗，简直是天方夜谭。

松井哪里想到，他所看到的一
切，都是承德和天敏导演的作品，那
些孩子等人物，是他们出钱雇来的，
而仓库里堆放的大箱子，里面都是空
的。他们就是要让松井看到，申甬厂
已无希望，借此麻痹东洋人。

等松井刚走出大门跳上马车，天敏马上
吩咐把孩子领回去，把鸡关起来，而后关上大
门。一会儿，车间里机器声振动起来，两条流
水线又开足马力进行生产。
贷款到期只剩最后一个半月了。承德仔

细算算，缺口还差近 &万两，如果这一个半月
生产销售顺利，估计可以赚来 "万多两，那缺
口的几千两，默涵说他可以从预收款中解决。
一系列账算过，承德有些底气了，现在，他只
希望一切都顺顺利利，千万不能节外生枝。
谁料到怕鬼就偏出鬼。那天清晨，承德还

在梦中，突然被管家阿斌叫醒：“德哥德哥，快
快起来，天敏来了，说工厂出事了！”听到工厂
出事，承德一个激灵，拉开被子就坐了起来：
“厂里出啥事？”他惊慌问。“这我不知道，天敏
现在客堂间，侬问他吧。”阿斌说。
承德边穿衣服边走，他心里一阵猛跳，三

步变作两步走到客堂间。还没进客堂间，就听
到天敏心急火燎说：“承德不好了，昨天夜里
火药仓库进水了！”
“火药仓库进水，咋会呢，昨夜没有下雨

啊？”承德心里一沉，他感到事情不好。


